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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舒伯特的情感旅程

◆ 毛时安

和春天一起歌唱

春天是孕育希望的时节，也是新一年艺
术种子萌芽之时。著名男高音马克·帕德莫
尔与钢琴大师伊莫金·库珀女爵士联袂，在
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献上了备受瞩
目的音乐盛宴——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
旅》的完整演绎。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两位艺
术家首次亮相上海，更是当今古典乐坛罕见
的“黄金组合”。
帕德莫尔长期活跃于世界顶级歌剧院

和音乐厅，凭借其极具辨识度的男高音声
线，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他的
音色兼具温暖的金属质感与强大的穿透力，
极擅长处理舒伯特这类情感极为细腻的艺
术歌曲。伊莫金·库珀女爵士是英国最具声
望的钢琴家之一，曾任利兹国际钢琴比赛主
席。她以对古典作品的深刻洞察力和对钢
琴声音的完美掌控著称，是解读舒伯特音乐
的权威。
两位大师携手带领现场爱乐者共同走

入舒伯特那“深邃的情感旅程”。《冬之旅》是

舒伯特创作于1827年的艺术歌曲套曲，由24
首歌曲组成，源自诗人威廉·穆勒的诗作。
作为同代歌手中最受推崇的艺术家之

一，帕德莫尔在歌剧、交响乐音乐会及独唱
会领域收获了赞誉无数。然而，也正是他与
生俱来的音色之美，曾让不少人产生担忧：
这份天赐的嗓音优势，是否会削弱他对歌曲
的表现力，甚至收敛其戏剧张力，让痛苦与
悔恨的色彩显得失真，最终令听众沉溺于歌
声之美，却忽略了作品深层的情感内核？
再多的先入为主，都抵不过“身临其

境”的体验。当帕德莫尔站上音乐厅的舞
台，当《冬之旅》的旋律缓缓奏响，所有疑虑
都有了完美解答——他的演唱，足以惊艳
全场。在《菩提树》中，他摒弃了惯有的准
确音准，转用近乎言语化的夸张的咏叹语
调来抒发最激烈的情绪，随后在《水流》一
曲中，又呈现出对极具表现力和技巧难度
的乐曲部分的完美控制。《在河上》与《鬼
火》两首作品的演绎，进一步彰显了帕德莫
尔的艺术敏感度及其捕捉每一首歌曲独特
氛围的能力。
本场音乐会完整呈现了《冬之旅》24

首作品，从《晚安》的温柔启程到《风琴师》
的悠远收尾。在帕德莫尔的演绎下，歌曲
的叙事性和戏剧张力被放大；而伊莫金·库
珀的钢琴伴奏则在保持节奏支撑的同时，
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情感色彩，两者的配合
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除了帕德莫尔的
精湛演唱，伊莫金·库珀细腻而又饱满的钢
琴伴奏同样具有迷人的魅力。她的伴奏不
仅音质出色、音色自然且富有活生感，还展
现了她对钢琴在整套作品中的关键角色的
深刻体悟。
这场演出不仅是对舒伯特音乐的深情

致敬，更是对人类共通的孤独与渴望的深刻
探索。帕德莫尔与伊莫金·库珀女爵士以精
湛绝伦的演绎，让这段180多年前的古老旅
程，在当代上海的夜色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
力！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教授领
衔的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系列音乐
会，在今年第41届“上海之春”迎
来了第六个系列。这几年间，由
独唱到与青年声乐获奖者同台献
演，再到今年不仅与青年获奖者
同台，更与首届上音国际音乐家
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上音独奏家室
内乐团联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一位艺术家的初心，更是一位教
育家的使命。
本场音乐会曲目是中国艺术

歌曲百年体系研究的精华浓缩。
廖昌永教授排练时表示：“音乐会
曲目精挑细选，风格非常多样。”
不仅有萌芽期的《大江东去》《问》《教我如何
不想他》，更有黄自先生的五首经典作品，还
有由民歌改编成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槐花
几时开》《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直到近现代
的《钗头凤》《江城子》《自度曲》，几乎涵盖了
不同时期中国艺术歌曲所有风格。
廖昌永说：“中国艺术歌曲区别于外国艺

术歌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大爱，中国艺
术歌曲既有个人情感，更多是有中国人特有
的‘家国情怀’。”以古诗词为词的中国艺术歌
曲一直是作曲家倾心、观众喜爱的类型，不过
要唱出其中诗意对歌者而言却并不容易。廖
昌永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
的艺术处理堪称“气韵生动”，尤其是结尾处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句，以

“音断情连”的自由节奏处理直抵
人心、催人泪下，这是熟悉苏轼诗
词深意的歌唱家才能唱出的深情
与悲伤。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对
年轻歌者而言更不容易，需要有
所取舍。青年女高音乌列热说：
“在艺术处理上，不炫技不煽情，
力求唱出诗意，紧扣每首作品的
文学内核、音乐风骨与时代底
蕴。”作为青年歌唱家，已展露出
大家风范。

对于《槐花几时开》这首由家
乡四川的民歌改编而来的艺术歌
曲，廖昌永延续系列音乐会惯例，
使用四川方言来演唱，在与室内
乐的配合下更富民间色彩。

本场音乐会最大的创新之处
在于将艺术歌曲改编成室内乐版
本。对于中国艺术歌曲成规模改
编艺术歌曲而言，本场音乐会堪
称首创。当晚无论是大管演奏家
刘照陆、长笛演奏家马勇、圆号演
奏家顾聪、单簧管演奏家陈坤，还
是小提琴家张润崯和巩媛、大提
琴家耿文彬和潘衍、中提琴家施
宇成和沈子钰、低音提琴家巢晖、
钢琴家朱宛晨，都在出彩乐句中展
现出独奏家的纯熟技艺。青年指
挥家张橹也说：“这个室内乐团队
其实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位成员都
有卓越的演奏能力，这次合作需要
他们在独奏家与合作者的身份之
间切换，团结合作共筑音乐。”

对于歌唱家而言，室内乐版
艺术歌曲需要适度调整演唱处理方式以契合
乐队要求。廖昌永在许多自由节奏的处理上
驾轻就熟，本能般地在节奏的“借”与“还”间
展现自己的音乐解读和个性风格。全场音乐
会的高潮出现在《怀念》，音乐中的老上海风
情引得观众情不自禁跟唱舞动。值得一提的
是在乐曲中间的器乐段，廖昌永教授让到侧
台，把主舞台留给了乐队的青年艺术家来展
示。返场第二首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则点燃
了全场，甚至能听到从后台传出的歌声。
中国艺术歌曲遇上室内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
新的“解题思路”，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未来
这一组合将更多中外优秀艺术歌曲带给全世
界观众。

罕见“黄金组合”共演《冬之旅》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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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一日之计在于
晨，一年之计在于
春。春天，万物复苏，
万象更新。春天，预示
着不断地生长……诞生于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大庆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是当代中国举办
最早的音乐节，她已然承载了60多年的上海
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底蕴，已然成为打开上海
和新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精彩索引和厚重史
册，是中国乐坛惊蛰的第一声春雷，掠过音乐
大地的第一缕春风，是上海、长三角和全国爱
乐者共同向往和期待的音乐盛典。
“上海之春”长盛不衰的生命密码在哪

里？
在于它与上海这座城市和中国这块土地，

命运与共，同声相应。诗人艾青咏叹，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新中国遭遇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
时刻，一场贯穿春日的上海之春，犹如一声嘹
亮的号角给这座城市的市民注入了春天欣欣
向荣的强大生命气息。第一届音乐节就诞生
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优美的旋
律穿透困难，让每个听众为之动容，在优美浪
漫音乐的旋律流淌中，拥有了如春风吹拂大地
般的美好希望。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
争》、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瞿维的交响诗
《人民英雄纪念碑》、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
——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而1965

年刚刚走出暂时困难时期的一曲交响诗《红旗
颂》，则以其蓝天下红旗猎猎的鲜明音乐形象，
悦耳动听，充满着歌唱性的抒情旋律和高扬
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质，成了我们最难以
忘怀的关于人民和英雄主义的音乐记忆，成
为后来重大节庆盛典必奏的序曲。几乎每
一届“上海之春”都会自觉地与时代和人民
的精神需求对标，以最大的热诚满足时代和
人民的文化需求。举凡世界音乐史上彪炳
显赫的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瓦格纳、勃拉姆
斯、肖邦、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
威尔第、李斯特、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中
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对故土对祖国
的热烈眷恋。
正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中，“上海之春”成了

中国音乐经典诞生的摇篮。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实现了几代中国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传统音
乐交响化的美学理想，让越剧音乐和爱情传说
插上交响的翅膀飞向五洲四海；《红旗颂》让红
色的颂歌变得那样亲切而具有抵达心灵的感
染力；朱践耳以《黔岭素描》一部接一部的交响
作品，用本土音乐素材的现代作曲体系赶上了
世界交响乐的潮流。1964年5月“上海之春”
开幕式3000人演出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
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成为当年10月国庆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基础。

“上海之春”的生命密码在于如春天一般
强大而持续不断的可生长性。“上海之春”从
来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而是在时间的河
流中不断地开拓，不断寻找、开拓新的音乐空
间，是一个随着时代精神和审美变化的创新、
动态、扩容的过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开幕式围绕
“永恒的征途”主题，选择《红旗颂》《长征组
歌》等五首经典作品，集结长征沿线七省市艺
术家以富于当代感的艺术呈现，在保留历史
经典厚重深邃的同时，又激发了全新的青春
活力，奏响气度恢弘的百年礼赞。对经典的
尊重是以新质审美演绎经典，在历史和当代
之间、在传统经典和新一代爱乐者之间，搭起
一座欣赏的桥梁。地域上，从早年本土音乐
新作力作的展现，到现今引进英国BBC交响
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这些世界顶级乐团，以及一批全球著名音乐
家，从而把“上海之春”扩大为中外音乐交流
对话的国际化的音乐盛典。本届音乐节首次
开启“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蓉城之
秋”、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的“四节联
动”。“上海之春”不断扩容的过程，彰显的正
是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音乐是国
际通用的艺术语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
海之春”通过文化互鉴的路径，构筑人类音

乐的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时间上，首创“核心
期+延展期”，全程从18天扩展到40天，更大
限度地满足了广大乐迷的热情期待。
“上海之春”的生命密码在于坚持不断推

出新人新作，从而使之成为中国音乐的青春
盛会。我至今记得当年在9英寸黑白电视和
收音机旁听17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生、
扎着两根小辫子的闵惠芬，演奏《二泉映月》
《空山鸟语》，在第4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
赛上勇夺一等奖第一名。“上海之春”成就了
她二胡演奏家的一生传奇。近三年“上海之
春”新人新作持续保持在40%以上，这次更是
占比高达50%以上。“海上新梦”“艺青春”“闪
耀新星”“新梦起航”四大板块构筑了让大批
新人新作展现舞台和上升的通道。拥抱青春
就是拥抱未来，拥有青年的艺术才有美好的
未来。我特别注意到《阳光下，童声里》全国
优秀少儿歌曲演唱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0
多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沐浴着浩荡的春风，一
张张纯真的笑脸，以源自童心、如阳光一样透
明的歌声，新歌首唱，老歌新唱，讴歌着希望、
今天和历史。他们如此的投入，如此的热爱，
如此的享受音乐，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之春”
美好的未来。

在写这篇短评的时刻，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象着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弗莱
堡国立音乐学院合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的
闭幕演出了。又
是一次青春的音
乐狂欢，一次美
妙难忘的音乐之
旅！
“ 上 海 之

春”，永远和春天
一起歌唱。

写在第41 届“上海之春”闭幕之际


